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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毋庸置疑，中国科幻在重要的世界级作品 《三体》 出版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科幻小说不再被

等同于“儿童文学”和“科普文学”。但若固守一个类型文学的小圈子，显然也不利于科幻文学自身的发展。

笔者尝试结合个人 15 年科幻创作的体会，浅谈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如何寻找在文学大园地中的位置，

建立与儿童文学、科普文学良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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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创作的小圈子和文学的大园地
———从个人创作出发试谈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科普文学之关系

赵海虹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1996 年，我在 《科幻世界》 发表第一篇

科幻小说 《升成》，至今已经 15 年了。这些年

的写作给我个人带来了不少荣誉：1997—2002

年的科幻银河奖 （共 6 届）、2003 年宋庆龄儿

童文学奖“新人奖”、2004 年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的青年作者单篇佳作奖 （科学文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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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浙江省优秀科

普作品奖，等等。本文尝试结合我个人的科幻

创作实践，谈一谈我对科幻创作和国内科幻现

状的一些想法，尤其是科幻创作与儿童文学、

科普文学的关系。

1 我的创作经历
在我创作的第一阶段，我还是一名爱好文

学的大学生，机缘巧合成为发表作者，还获得

了 1996 年光亚杯全国校园科幻故事大赛一等

奖。深受鼓励的我大量阅读科普作品，为自己

进行科学扫盲，同时努力尝试从生活中提炼

有趣的想法、发掘新的科幻点，并以此为中

心构架故事。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 《桦

树的眼睛》 （获 1997 年科幻“银河奖”一

等奖）、 《时间的彼方》 （获 1998 年科幻

“银河奖”三等奖） 和 《伊俄卡斯达》 （以

下简称为 《伊》）。创作 《伊》 时，单纯的

“故事 + 科幻点”的架构已经无法满足我的

创作欲望，“如何反映科技对现代生活的冲

击和对传统伦理结构的改变”已经成为我明

确的创作意识。 《伊》 因此获得了 1999 年

科幻“银河奖”的特等奖，仅有浪漫的故事

和简单的“克隆人”科幻点显然无法获得这

样的殊荣。

《伊》 讲述了女科学家梅拉妮与她代孕的

大西洲古人的克隆体欧辛的爱情悲剧。梅拉

妮与欧辛并非遗传学上的母子关系，她与欧

辛产生感情时也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但

在得知他是自己的“儿子”以后，在欧辛的坚

持之下，他们依然结婚生子。6 年以后，欧辛

从克隆本体获得的致病基因使他痛苦地死去，

梅拉尼也因无法承受长期以来“乱伦”的心理

压力，在欧辛病死后自杀。

《伊》 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99

年“银河奖”第一次完全由读者投票决定名

次， 《伊》 的得票数遥遥领先。或许很多投

票给它的读者是被曲折的故事和凄美的爱情

打动，并不重视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核，但仍

然有许多读者为故事背后真正的思想感动，

甚至因为它而喜欢上了科幻小说。在同时期

诸多反映科技时代伦理冲突的同类小说中，

本文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女主角梅拉妮

既是科学实验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承担了

实验白鼠的角色，相对于无视人类伦理与传

统的欧辛，她虽然顺从了伊俄卡斯达式“嫁

给儿子”的命运，但她理性的一面一直无法

接受自己的情感选择。与科幻小说中常见的

单纯的科学狂人角色或是反社会的实验白鼠

角色相比，她的形象更加复杂，作为女性的

一面与科学家的一面糅合在一起。而古希腊

悲剧 《俄狄浦斯王》 的典故在文中作为背景

出现，反复点题，使作品的文化层次更加丰

富，令小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伊》 之后，我开始了艰难的改变。就如

我在 2001 年获奖作品 《蜕》 的后记中所说的

那样：“写作的道路是一个不断蜕皮的过程。

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走入某一种套路，就希望可

以打破它，寻找新生。可是新的样子也许会不

成功，旧的皮又很难蜕掉，实在痛苦。”关心

我的读者会发现，我的小说在第一阶段以后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有固定的路子，几乎每

篇重要作品都与之前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努力靠近纯文学，以东方哲学为背景并描绘大

量文学意象的 《永不岛》；象征小说 《蜕》；以

男性视角进入，生活气息浓厚的 《宝贝宝贝我

爱你》，等等。

2002 年，我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获得

硕士学位，在杭州的高校任教。这其间，生活

的巨大改变、从学生到教师的身份变化使我的

创作产量大大减少。在两三年的调整期中，为

了靠拢自己的英语专业教学，我主动翻译了不

少科幻大师的中短篇作品，还应邀翻译了“科

幻大师系列”中贝斯特的两个长篇 《群星，我

的归宿》 和 《被毁灭的人》。我一面沉浸在国

外大师的作品中，一面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更

深的思考。

2003—2005 年，仍是我寻找新风格的探

索期。 《相聚在一九三七》 尝试从新的角度

重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伤之树》 将武侠

风格与科幻交融， 《云使》 则是第一次技术

型科幻的尝试。在那以后，我的创作开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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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并进。一方面，开始真正扮演“创造型”

科幻小说作者，用自己的作品构建一个建筑

在科学原理上的未来新世界 （“世界”系列）。

这个世界的天空、土壤、社会形态与伦理观

都由我一一塑成，这让我享受到了巨大的荣

誉感。但非理科出身的我在每个技术细节的

构思上都大费周章，成文后也要请朋友帮忙

审定技术细节。另一方面，我尝试用纯文学

的语言来寻找科幻文学的边缘地带，在 《一

九二三年科幻故事》 中借助水梦机这样一个

跨越过去与未来的机器，追述 20 世纪 20 年

代的上海发生的故事，尝试打破科幻与纯幻

想作品的疆界。长篇小说 《水晶的天空》 也

属于后一种尝试。12 岁的初一女生蒋南枝在

仰望星空时领悟了自己在宇宙和时间中的位

置，而科学家林凯风把她带入了一个又一个

平行空间，她开始了紧张、兴奋、高潮迭起

的命运流浪。南枝的故事里注入了我个人的

中学生活经历，我希望以真实的笔触，描绘

出充满青春色彩的中学生活，以及空间游历

终于成就的少女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是一篇科幻成长小说，效果如何还有待读

者的反馈。

2 科幻大环境的变化
2000 年我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时，是协

会最年轻的会员，2004 年又应邀加入浙江省

科普作家协会。加入“两会”之前，我和科幻

圈子里的许多作者一样，对外部的大环境并不

了解，也没有多少接触。加入作协，让我更多

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因此得到不少交流和

学习的机会。我的视野扩大了，创作积极性得

到了提高。获得了种种荣誉之后，我开始考虑

如何更好地找寻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科普文

学的关系。

长年以来，国内的科幻创作一直缺乏纯文

学所具有的完整而稳定的评论空间，科幻小说

经常被和“儿童文学”、“科普作品”直接挂

钩，影响了科幻小说的发展。除了 《科幻世

界》 杂志的科幻“银河奖”之外，体制内和科

幻有关、接受科幻作品参评的全国级奖项只有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此奖现已与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合并）、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奖①。

许多科幻读者和评论者自身一直在大力

呼吁要将科幻与儿童文学、科普作品严格区

别，但是在区别之后，又没有一个相应的空

间来容纳和发展科幻，造成了科幻与评论脱

节的现象。2000 年以来，在以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吴岩为代表的学者的努

力下，同时在刘慈欣、韩松、王晋康等重要作

者的优秀作品影响下，这个情况得到了很大的

改观。

2011 年，是中国科幻扬眉吐气的一年，

《三体 3：死神永生》 的出版，为 《三体》 系

列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②。从 《三体：地球

往事》 开始逐步积累的三体热潮，历经 《三体

2：黑暗森林》 和 《三体 3：死神永生》 的层

层推进，终于达到了井喷。更确切地说，刘慈

欣自 1999 年 《鲸歌》 开始，以 《带上她的眼

睛》、 《全频带阻塞干扰》、 《乡村教师》、

《超新星纪元》、 《球状闪电》、 《白垩纪往事》

等想象力奇绝、场面宏大壮美、情节引人入胜

的中短篇与长篇小说不断积累，最后水到渠

成，推出阶段性的最高成就 《三体》 系列，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读毕 《三体》 之后，许多科

幻小说作者都心悦诚服地认为： 《三体》 是比

我们的科幻高一个维度的科幻小说。

《三体》 使得中国科幻在大众传媒的眼中

卸下了“少儿读物”或“科普读物”的标签，

《南方周末》 等重要媒体的采访更使得中国科

幻在刘慈欣、韩松等作家的引领下，进入了主

①2010 年新增“华语科幻 / 奇幻星云奖”和“中文幻想星空奖”两个新的科幻 / 奇幻奖项。2011 年启动的“西湖·类型

文学双年奖”也涵盖了科幻文学作品，刘慈欣的 《三体》 系列进入首轮提名。

②以刘慈欣在香港书展上的讲话看，他原本有再写番外篇的计划，但因科幻迷的同人作品 《三体 X》 已经为他笔下人物

云天明安排了结局，而且该小说已获出版，他只能放弃了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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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的视野①。

在科幻卸下标签的同时，值得注意的另一

点是，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小说，事实上可以

是非常多元的。固然，科幻小说就整个门类而

言，既非科普读物也非儿童文学，但是它与科

普读物和儿童文学，乃至通俗文学甚至纯文学

都有交集。作为科幻作者，不能只在小圈子里

纠缠概念，而应该尝试在各个与科幻有关联的

领域中取得认可，这样才能整体提升国内科幻

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时让大众更加了

解今天的中国科幻。

3 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但其本身并没

有特定的读者对象，把科幻小说等同于儿童

文学显然是不合理也不科学的。比如我前文

提到的作品 《伊俄卡斯达》，因为牵涉到俄狄

浦斯情节，并不适合少儿读者。因此在两次由

少儿出版社为我出版的个人小说集中都没有

选录这篇我最知名的小说。

但是，科幻文学中确实存在针对儿童读者

群的科幻小说。科幻作者不应当害怕写儿童

科幻小说，也绝不能认为，写儿童科幻小说是

“降格”。

我曾多次受邀到小学做科幻讲座②，当问

在座的小学生有多少人读过科幻书籍时，现

场的孩子大多数都举起了手，会场的提问也

相当踊跃。可见，儿童确实需要科幻，也热爱

科幻这种文学样式。刘慈欣曾感叹：“90%的

科幻作者们是在为 5%的读者群写作，而更加

广大的 95%的少年儿童读者，却受到主力科幻

作者的忽略。”③其实，我国也有一些作者常年

从事少儿科幻创作，如北京作家张之路，他早

年的作品 《霹雳贝贝》 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

还曾改编成电影，反响不俗。不过，国内发表

中短篇科幻的主要阵地———《科幻世界》、 《新

科幻》、 《九州幻想》 等杂志，作者群并不庞

大，他们中间年轻作者很多，创作并不稳定，

也很少有作者将自己定位为儿童文学作者。

2002 年，作家出版社为 《科幻世界》 两

位主力作者刘慈欣和王晋康出版的两部长篇

小说 《超新星纪元》 和 《类人》 并未获得很

好的市场回报，问题似乎就在于图书市场和

杂志市场与图书读者 （绝大多数是小读者）

和杂志读者未能统一。作家社将小说以低幼

读物的包装推出，但作品内容却绝非低龄儿

童所能领会。 《超新星纪元》 虽是少儿题材的

小说，但立意之深，不输 《蝇王》，不但小学

生读者无法体会，中学生许多也只能是看个

热闹而已。

老一辈的科幻作者，更多依托于出版社体

系，为少儿科幻园地培育出了美丽的花朵。继

科幻元老郑文光以 《神翼》 获得第一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张之路的 《非法智慧》 获得了

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刘慈欣近年来也尝

试创作了一些儿童科幻小说，如短篇小说 《圆

圆的肥皂泡》、长篇小说 《白垩纪往事》。据他

所说，就是希望为广大的少年儿童读者创作真

正以他们为对象的、适合他们阅读的科幻小说。

此外，在大陆急于让“科幻小说”告别

“儿童文学”标签、一些成熟科幻作家“拒绝

为少儿写作”的同时，台湾科幻作家却因为科

幻文学创作大环境的成人化，反而将少儿科幻

视为对旧传统的突破和“希望得到众多读者的

肯定，追求科幻小说的艺术价值”的途径[1]。

2004 年，我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单篇佳作奖”的 《追日》 也恰恰是我迄

今为止极少数几篇以少儿为对象的作品之一。

淤刘慈欣可谓中国新世纪科幻小说的旗手，近年来开始得到学界和主流媒体的关注，相关文章有 2011 年 4 月 20 日 《南

方周末》 文化版的采访 《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专访科幻作家刘慈欣》 等。王德威教授 2011 年 5 月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的讲座“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6-03/53778.

html） 中也用很大的比重介绍了刘慈欣和韩松的科幻小说。

②这类讲座由学校组织，一般规模为 300~500 人。

③这段话是刘慈欣在一次作协会议上提出，得到过当时的中国作协党委书记金炳华的肯定。而笔者在最早听到这个说法

之后，曾在文章中误作金炳华的提法，后证实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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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难度很大，习惯写科

幻小说的我并不一定能写好少儿科幻，但是至

少，我希望自己在不放弃其他创作的同时，尝

试写出那 95%的科幻读者喜爱的作品。无论

如何，那样一片广大的天地，不应该被我们忽

视。2011 年我新出版的长篇处女作 《水晶的

天空》 就可以算作这样一次少儿科幻的创作

尝试。

4 科幻小说与科普文学的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科幻从创作者

到评论者已经明确认识到：“科幻小说作为文

学的一种体裁或形式，有它的特殊性，它与科

技的发展有直接联系，但它并不担负传播科学

知识的任务。”[2]5 吴岩在 《科幻文学理论和学

科体系建设》 中提出：“将科幻作品当成一种

科普作品，在创作目的和创作方式等方面，都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科普只是部分科幻读物

（而且可能是很小一部分科幻读物） 的边缘特

征，将边缘拓展到整体，是一种片面审视问题

方式，它无法整体把握所要研究的对象。”[2]17

但不可否认，科幻小说和科普文学依然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个人认为，科幻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

种，但与科普作品有一定的交集。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最畅销的科幻小说 《小灵通漫游未

来》 就是少儿科普型科幻作品。这本神奇的

书，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的语言启迪了少年

儿童的心智，丰富了他们的世界观，建立了对

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

但是，倘以一般科普作品的评判标准去衡

量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成分，就会出现许多误

解。比如有些科幻小说中的技术信息随着时

代的进步会逐渐过时，不再是“幻想”了。由

此产生了一种对科幻小说的评论语：“小说

中描述的……已经在现实中实现了！”似乎科

幻小说应当是未来的预言书。但事实上，科幻

作者不是科学预言家，不应将其所描写的技术

有多少能在现实中成真视为骄傲资本。因为很

多时候，我们描绘的是人类社会“未选择的另

一条道路”。预言成真与否确实可以成为创作

的趣谈，但却并不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与科幻小说中悲观灰

暗的未来描写有关。

法国的科幻大师凡尔纳与美国科幻黄金时

代的不少作家都曾经在科幻小说中描绘过一

个技术发达、社会进步的未来社会，但从美国

科幻的赛博朋克时代、新浪潮时代以来，科幻

小说中对未来的描绘越来越灰暗。于是又产生

了一种声音，认为近期涌现的这些描绘黑暗的

未来、技术发展让人类异化的未来的科幻小说

是“反科学”的，因此当然也就是反科普的。

若依鄙见，将宣传“科技发展带来的是美

好的未来”观念的文学作品等同于科普作品；

而将让人们反思、警惕技术社会和科学发展带

来的种种问题甚至潜在的种种危险的作品认

为是反科学、反科普的作品，这种区分方式本

身就缺乏科学的态度。正视科学发展的问题，

探讨新技术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是非常

严肃的主题。况且很多时候，科幻作家们描绘

的是人类社会“未选择的另一条道路”。如西

方反乌托邦名著 《1894》、 《美丽新世界》，王

晋康的近作 《蚁生》 这类社会型科幻小说，为

我们描述了一个人类“未选择”的未来，同时

也是为我们敲响警钟：“此路不通！”这样的

文学，不也是很好的科普作品吗？

资深科幻作家王晋康近来著文提出“核心

科幻”的概念，认为核心科幻的科幻点应“具

有新颖性”、“独创性”，“其科学内涵具有冲

击力，科学的逻辑推理和构思能够自洽”。小

说的“科学内核能符合科学意义上的正确”。

他认为正是“核心科幻”可以承担“激发青少

年的想象力，培养创新型思维，浇灌科学知

识，激发对科学的兴趣”这样的科普功能[3]。

我完全认同王晋康的意见，科幻小说有个

“科”字，必然不能如纯幻想小说那样天马行

空。作为文科背景的创作者，我就曾为铺设好

一个科幻点事先研读一遍 《人体解剖学》 和

《生理学概要》。但是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既可

以是符合已知科学规律的假设，也可以是以无

法证伪为底限、以丰富想象力来引导的奇想。

如刘慈欣的 《三体》 中既有符合现阶段科学发

科普创作 赵海虹 科幻创作的小圈子和文学的大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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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期的想象与深富哲学意味的“黑暗森林”

法则，也有以超凡想象力为依托而科学无法证

伪的“二向箔”等奇妙的构想。此外，也有不

少科幻小说仅仅把科学或社会科学作为背景，

甚至仅仅作为小说的“调料”。后者曾经在 20

世纪初科幻圈内部辩论中被冠以“伪科幻”之

称。但在科幻小说多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

这样草率的定性显然无益于科幻本身的发展。

同时我认为，“拥有科普功能的科幻小

说”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核心科幻”。事实上，

只要科幻小说中的逻辑自洽、小说成功、故事

吸引读者，那么或多或少可以引起读者对我们

的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等的思考，从而增强了

读者对相关科学领域的兴趣。这也就增加了他

们进一步进行主动的科学学习、去了解相关领

域知识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讲，绝大多数

成功的科幻至少都是间接意义上成功的科普

作品。

5 结语
笔者在 《科幻世界》 杂志的作者圈子里也

算是资深作者，但是走入整个文学大园地，我

还是起步不久的青年作者。为了让科幻去掉

“少儿”与“科普”的标签，许多作者与评论

者做出了多年的努力。

科幻不需要，也不能够被等同于儿童文学

和科普作品。但是科幻作者也应该走出小圈

子，在更大的园地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创作

“核心科幻“、“社会科幻”、幻想性更浓郁的

纯文学性的科幻等丰富多样的科幻小说，来充

实这个类型文学的品种。在我们的种种尝试

中，也不应当放弃少儿科幻这样独特的领域。

应当有作者为了那广大的 95%的读者辛勤耕

耘，创作出适合少年儿童读者这个广大群体的

作品。同时在科幻创作中，在具体科幻点的设

置上，作家虽不应被现有的“科学技术”所束

缚，但应当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包括科学的

怀疑精神，以体现对人类未来的深刻思考。这

样的科幻作品，一定可以启发民智、促进民族

的科学精神，对于科学的普及也应该是大有好

处的。这样的作品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科幻的

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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